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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作家萨苏在其著作《国破山河在——— 从日本
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中，记述了一段发生在山东
抗日根据地的战事——— 1945年3月至5月间，日军
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被八路军击毙。抗
战时期，在山东战场上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将级军
官有两个：一个是于1939年在聊城被击中，不久
后死于济南的中将沼田德重；另一个就是吉川
资。但萨苏在书中表示：“奇怪的是八路军战史中
却未见记载。”

萨苏的史料来自两个方面：时为日五十九师
团（其下辖五十三旅团）师团长藤田茂的战后回
忆录，以及藤田茂回忆录出版后日本报纸的有关
报道。与此同时，近年出版的有些书籍和相关报
道中，则对日毙命者的描述说法不一，有的说被
击中的是日军五十三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也
有的说吉川资是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

而查《大众日报》，1945年5月29日的一版有报
道《鲁中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打死敌寇旅团长
一名》，文中说被打死的旅团长姓名和番号尚未
查清。之后又陆续报道“击毙敌五四旅团长田板

（田坂八十八）……”“毙伤日军约七千名，（其中
有敌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旅团长一名，系于五
月七日鲁中之石桥战斗中被击毙）……”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大众日报》首先报道
日旅团长被击毙

1991年出版的《八路军回忆史料》第三卷，收
录了署名为黎玉、林浩、景晓村、李耀文的文章

《横扫日伪军的最后一战——— 忆山东战场的大反
攻》。文中说：“据此，山东军区决定推迟执行五、
六、七3个月作战计划，迅速将主力隐蔽集结于主
要交通要道两侧……经与敌20余天的周旋和奋
战，歼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少将
旅团长吉川资被击伤，后毙命。”作者之一的李耀
文时任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此文写于
1990年4月。

石桥伏击战中被击毙的正是日五十三旅团
旅团长吉川资。

其实，石桥伏击战在山东抗战史上赫赫有
名，发生于1945年5月7日的沂源石桥，八路军作
战部队系山东军区鲁中军区二团三营，营长刘
佐。日军系由吉川资所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团一
部。

那为什么此时乃至之后出版的多种书籍中，
却对毙命者的身份说法不一呢？让我们来看看

《大众日报》1945年这段时间的报道。
大众日报对此战的初次报道见报于1945年5

月29日，标题是《鲁中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打
死敌寇旅团长一名》：“窜入我鲁中腹地扫荡敌
伪，在我内外线军民夹击下，已于本月十七日分
头由岸堤、沂汶向东、西两个方向撤退,……当千
余敌人在××旅团长（番号尚未查清）率领下沿

沂博公路南犯时，于石桥一带遭我主力伏击。我
军向敌指挥部队猛扑，将敌冲散，我战士随即进
入紧张之追击战，和敌展开白刃刺杀战斗，当场
将敌旅团长击毙，此外尚击毙敌小钱大队长，佐
滕、成山田两个中队长及四个小队长。敌兵死伤
共一百余，伪军死伤亦达百余，缴获长枪三十余
支，短枪五支，战马四十一匹，及其他军用品甚
多。此乃我鲁中部队优秀的反扫荡战斗之一。”当
时对所犯来敌的部队番号尚不明确，敌旅团长被
击毙的具体时间也未说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击毙
了一名旅团长级别的军官。

几天以后的6月3日，《大众日报》再以《山东
军区司令部公布反击敌寇五月扫荡的经过及战
果》的标题，报道这一重大战果：“此次反‘扫荡’
战役基本上已接近结束阶段。就手下接到各区之
反‘扫荡’作战经过与初步战果，综合公布如
下：……当获得敌人在淄、博、泰、新、莱及临朐等
地集结兵力之情报后，即判明敌人‘扫荡’企图，
迅速进入备战，调整各种军事力量，实行紧急反

‘扫荡’动员，以严阵以待之姿势准备打击进犯之
敌。由博莱一带出动之敌两千五百余，五月一日
合击南麻悦庄，我首避其锋芒，采用分散游击战，
麻雀战扰袭爆炸之，以消耗疲惫敌人。而主力一
部在有利地形布置伏击，准备歼灭其南犯之一
股。该敌于七日晨，由敌某旅团长率领沿沂博路
南下至石桥附近入我圈套，遭我猛烈突然袭击，
我选择敌人指挥部发起果敢冲击，敌狼狈退却，
我复猛追，常发生激烈的白刃扑搏，约半小时我
连克四个山头，当场将敌某旅团长击毙（以后在
朱位得敌日记‘七日石桥遭遇旅团长战死’云云，
同时俘获之伪军亦有此口供，但姓名尚待查）及
毙小□大队长一，佐滕、成山田中队长二，小队长
四，以下五十余，伤敌四十余，毙伤伪军六十余，
俘伪六十余缴获长短枪卅余支，战马四十一匹，
其他物品甚多……”请注意括号内的文字，朱位
位于沂源石桥以南四十余公里。这次报道较为详
细地报道了战斗经过，时间、地点、运动路线均予
以说明。关于被击毙者的身份，从缴获的日军日
记和被俘的伪军口供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确
证，“但姓名尚待查”。

又一个月后，7月7日《大众日报》的报道《八
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抗战第八周年光辉战
绩》中明确提出：“击毙敌五四旅团长田板（田坂
八十八），大队长小钱、滕田、大佐田宏，中队长左

（佐）滕、成山田、松本、里见、村社、高清一，顾问
长泽健治，高桥以下三七二○名……”现在我们
知道，当时所报的敌之番号、姓名并不准确。

7月27日，时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的李作
鹏，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长文《抗战第八周年
山东我军对敌攻势作战概况》，对这一错误进行
纠正：“综合全省一年来主要战绩如下……毙伤
日军约七千名，（其中有敌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
团旅团长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鲁中之石桥战斗中
被击毙）……下列部队番号在我痛击下，全部或
大部或一部已失去战斗能力：计日军方面，五十
九师团五十三旅团长战死；草野大队大部被歼所
余无几……”然敌旅团长名字仍然阙如。

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战时
情况复杂，情报不够及时，语言也不通；另一方
面，与日军那段时间布防调动频繁有关。

1945年3月，根据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上半年
战争指导方针，侵华日军在山东组建以细川忠康
为司令官的四十三军。其主力系第五十九师团，
藤田茂为新任师团长。该师团下辖步兵五十三旅
团和五十四旅团，吉川资新任五十三旅团旅团
长，他的前任正是田坂八十八。

此军为新组建，使原有的作战序列发生变
动。为了防备美军由山东沿海登陆，日第五十九
师团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于4月6日从泰安移驻济
南。吉川资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团也进驻济南市
区，于4月10日纳入第四十三军战斗序列。

吉川资于1945年初才再度调入侵华日军，此
前他从中国战场返国已有两年之久。纳入第四十
三军作战序列后十几天，他即率部参与“秀岭一
号作战”，向沂源开拔。显然，日军数天之内的人
事变动，未能被我情报部门及时掌握。1939年就
入华参战的吉川资此前从未到过山东，此时刚刚
调到山东战场三个月，“秀岭一号作战”是他任职
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没成想就一命呜呼了。细
川忠康、藤田茂、吉川资、田坂八十八这些日军将
领，在中国皆血债累累，罪恶昭彰。没有及时弄清
日军内部的调动情况，使得后来很多回忆文章中
采用了“田板（应为田坂）”这个名字，有些引用者
也就此以讹传讹。

刘佐的儿子刘军告诉记者，1979年，时任海
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司令员的刘佐，接到沂源县
委的来信，请求他以石桥伏击战的指挥者与参与
者的身份，撰写有关石桥之战的回忆录，他撰写
了名为《石桥之战》的回忆文章。文章中，刘佐采
用的就是最初的说法，三营伏击的是日五十四旅
团，击中的是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

（时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是长岛勤）。直到2007年
刘佐去世，他都不知道，他们击毙的其实是日五
十三旅团长吉川资。

石桥伏击战
如今在沂源县烈士陵园展室里，展出着一张

陈旧的黑白照片，里边几个开枪射击的士兵身影
不很清晰，但正是这张照片见证着沂源抗日军民
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石桥伏击战。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
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
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现
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炮声，大概不久就会打下
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
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
后的前夜。”这次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
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
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
线。

乘七大的东风，山东军区在胶东全歼伪军赵
保原部、泗水战役全歼“和平救国军”暂编第十军
和攻克蒙阴城等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编制了五
六七3个月的作战计划，以发起强大的夏季攻势，
在山东战场上拉开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然而，4月底日军匆忙发动了代号为“秀岭一
号作战”的“扫荡”，总兵力达到十万，其中以精锐
主力三万，向我滨海鲁中为重点的根据地进犯，
扬言要彻底摧垮我根据地，恢复1942年的态势。

这次日军的兵力超过了1942年，是那时的两倍。
日军增兵山东与世界形势有关，苏军已经攻占柏
林，希特勒自杀，德国的失败必定引起日本的恐
慌，这次增兵山东便是为了对付预想的盟军登陆。

情报传到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决定暂停
夏季攻势迅速转入反“扫荡”。鲁中军区二团奉鲁
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命令，从夏季攻势集结地
沂水诸葛、东里店一带，日夜兼程立即返回鲁山
根据地。

5月5日，新官上任的吉川资一反常态，改变
了日军夜伏昼行的行军规律，亲率日军一个400
余人的大队和600余人的伪军，也是日夜兼程沿
博（山）沂（水）路向沂源进犯。沿途不袭村庄，不
扰居民，人不下马，马不嘶叫，行动诡秘，妄图出
其不意袭击我军。

6日，鲁中军区二团命三营趁夜亦沿博沂路
向石桥方向西进，任务是掩护主力向大安顶山一
带转移，机会有利时，则不失时机“抓敌一把”。

到7日凌晨二时许，西进的三营侦察班在石
桥西边与一支队伍迎面相遇，但双方均保持沉
默，我方没有询问口令，对方也默默前行。天黑得
伸手不见五指，机智的我侦察兵在两队擦肩而过
时，顺手从对方一人头上抓过来一顶帽子，但对
方竟然一声不吭。两队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疾走过
去了。

其实，侦察兵抓过帽子一摸帽徽就明白了，
对方是伪军！他立刻向营长刘佐报告，刘佐判断
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他命令部队向大安顶山移
动，迅速摆脱敌人，同时派侦察班长曹科志等人
进一步查明敌情。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刘佐与营教导员、
连队干部等七八位同志在大安顶山麓开了个敌
情分析会。大家正在分析着各种可能情况时，曹
科志和侦察员拧着一个敌便衣探子回来了。一审
得知，敌并未发现我方行动，仍继续向石桥方向
移动。刘佐查看地图后判定，我部在石桥设伏最
为有利，正好趁敌不意，攻其不备，不可坐失战
机。这个计划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刘佐立刻
布置任务，各连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按计划展开。
早上五时许，各连部署就绪，在晨光熹微中静候
敌人进入伏击圈。

清风徐徐中，传来“得得”的马蹄声。先进入
视线的是敌先头部队，很快后边尘土飞扬中，几
十匹乘骑飞驰进入石桥西北的宽阔河滩。拥有多
年作战经验的刘佐一望而知，这些骑马的人定是
敌指挥人员。“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佐抓
住时机一声令下：“打！”由十几名特等射手组成
的突击班为先导，全营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
和数百支步枪顷刻之间，一齐射出长长的火舌，
子弹怒吼着扫向敌骑兵。此时，大泉区区中队奉
命也赶来参战，民兵们高喊声此起彼伏：“鬼子跑
不了啦！打啊！”

敌人一时之间失去了招架之力，团团乱转。
不少骑在马上的人中枪滚落马下，受惊的战马横
冲直撞，又撞伤踩踏不少人。河滩上硝烟弥漫，人
仰马翻。

但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训练有素的敌人重新
集结，日军置伪军于不顾拼命抢占石桥村，由进
攻转为防御。经侦察，二团首长判断，敌立足未
稳，应予以攻歼。二团主力经过重新分配，由一
营、二营主攻，三营转为预备队，担任警戒。

黄昏时分，二营攻入石桥村，与敌短兵相接，
展开白刃战。三营则收拾伏击战中那些溃散的敌
军，周围百姓纷纷赶来帮忙。日军残部突出合围，
逃到公路以西一个小高地和薛家官庄，固守待
援。到8日，日援军赶到，而我战斗目的已经达到，
二团撤出战斗。

此战歼灭日军二百余人，伪军四百余人，缴
获良多。战后，鲁中军区二团受到山东军区的通
令嘉奖。

刘佐的儿子刘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石
桥之战的特点在于不是单纯的伏击战，而是根据
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法，
可分成预知情况下的遭遇战、伏击战和村落的攻
坚战三个阶段。

刘军说，日军开始扫荡并向沂源开拔，八路
军得到了情报，并迅速对部署作了调整，这就是
预知。在急行军途中与敌遭遇，得到了准确的情
报，这是遭遇的收获。为了确证这一情报，刘佐又
派出侦察员“拧”回一个俘虏，弄清了敌军在遭遇

中并未发现我方行动。据此，刘佐与三营其他指
挥员分析判断，可根据有利地形来一场伏击战。
伏击战取得了意料中的战果。敌人依据优势的装
备和良好的战斗素质，攻下村庄据险而守。二团
主力又开展了村落攻坚战，直至结束战斗。

日军这次“扫荡”仅仅持续了20多天，就仓皇
结束了。从整个抗日战争史来看，日军这次以败
退结束的“扫荡”，也是敌后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
的“扫荡”。

随即，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各军区相
互配合，按照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的部署，相
继发起了强大的夏季作战攻势，抗日战争大反攻
的序幕拉开了。

作恶累累的战争罪犯
不论是细川忠康、藤田茂，还是吉川资、田坂

八十八，都是作恶累累的战争罪犯。
藤田茂正是执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

“三光”政策的首恶之一。2014年8月，山东省档案
馆正式对外公布日本战犯、日本陆军五十九师团
长藤田茂在山东所犯下的罪行。根据山东省档案
馆公布的藤田茂罪行摘要显示，1945年5月，他指
挥扫荡山东沂源，在文坦、青龙、大泉、历山等地
区，杀死群众4272人，十余户群众被杀根绝，被打
伤者1087人。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
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1945年6月，在济南
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
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
刺杀了”。其中，1945年5月，在沂水西北28公里的
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
村”，是藤田茂对石桥伏击战落败的疯狂报复。

侵华日军曾在1943年发动惨无人道的鲁西
细菌战，致使1500公里土地成为“无人区”。战后
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
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
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正是日五十九
师团，由时任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时任五
十三旅团长的田坂八十八执行的是，在馆陶和临
清之间的尖冢镇附近，掘开河水正在暴涨的卫河
大堤，致七县受灾，两万多人被淹死，100多万人
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霍乱细菌被投放在河水中，
随着决堤，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迅速感染霍乱
细菌。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
大堤，霍乱菌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
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蔓延开来。1943
年“霍乱作战”是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
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1945年3月调离山东战场的田坂八十八，抗
日战争胜利后于台湾被俘，并在台湾受审。因解
放战争开始，取证困难，田坂得以逃脱制裁，被遣
返回国，一直活到了1981年，于90岁时去世。

同样逃脱制裁的还有细川忠康。1945年12月27
日，以日军签降代表身份参加了在济南举行的日
军投降仪式后，细川忠康即被关押，后被集中关押
在上海江湾高境庙。随着国内战场形势的变化，设
于上海的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竟对松
井太久郎中将、细川忠康中将等重要战犯嫌疑犯
不予起诉，无罪释放后遣返回国。国民政府对日本
战犯的姑息养奸，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战争结束时，藤田茂与时任五十四旅团长长
岛勤在朝鲜咸兴被俘，并于1956年6月经我国最
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均被判处有
期徒刑。

吉川资1939年来华参战。在1939年9月的第一
次长沙会战中，担任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兵器部
长。次年，吉川资大佐接替了因判断失误而毙命
的神崎哲次郎，任第三十九师团步兵第二三三联
队长，直接参与宜昌战役，曾两度攻入宜昌。他还
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直接参与者。“战绩”不错的
吉川资在1943年3月奉命返回日本，任常驻九州
大学特务机关长。1945年再度调入侵华日军的吉
川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指挥的第一战就被

“斩”于马下。
吉川资是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作战

死亡的最后一名将官，八路军山东军区以这场胜
利的伏击，为在侵华战争中丧命的一长串日本将
官名单，最后划上了一个句号。

■ 红色记忆

凌晨二时许，鲁中军区二团三营侦察班在石桥西边与一支队伍迎面相遇，但双方均保持沉默。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机机智的我侦察兵在

两队擦肩而过时，顺手从对方一人头上抓过来一顶帽子，但对方竟然一声不吭。两队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疾走而过。侦察察兵一摸帽徽就明白了……

石桥伏击战：“打死敌寇旅团长”

□ 于岸青

对于八路军是如何击毙吉川资的，一直存在
诸多说法。

刘佐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军在火力和
声势上形成了优势，只打得敌人既无招架之功，
又无还手之力，团团乱转，一片混乱。日寇第五十
四旅团长田坂，当场毙命，滚落马下。日伪军失去
指挥，更加惊慌，各自奔窜逃命。被打惊的骡马横
冲直撞，很多敌人被撞倒跌伤……”

1996年出版的《沂源县志》“石桥战斗”条载：
“……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奉命由诸葛、东里店
一带返回鲁山根据地，决定和地方武装一起在石
桥一带伏击敌人。7日凌晨，待敌前哨刚过，二团
即向敌发起猛攻，田坂旅团长当场毙命……经过
一天战斗，歼灭日军200多人，其中击毙旅团人1
名，大队长1名，中队长2名，小队长4名，毙伤伪军
400多人，缴获战马62匹及枪枝弹药大宗。此役是
山东抗战史的光辉战例之一，二团受到山东军区
的通令嘉奖。”

2005年出版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

区战史》：“其中鲁中军区第二团三营在石桥伏击
战中，一次即消灭日军200余人、伪军400余人，击
毙日军第五十四旅旅团长吉川资。”

2007年，作家萨苏在其《国破山河在——— 从
日军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对吉川资被击
毙的描述颇具戏剧性：日军在1945年3月到5月
间，发动了“秀岭一号作战计划”，作战主力是日
五十九师团的五十三旅团和五十四旅团，作战地
区在新泰一带。为督促部队前进，五十三旅团旅
团长吉川资亲自到一一一大队督战。当时，该大
队已攻下一个八路军死守的“荒村”，正在向前搜
索攻击。战果报告给吉川资，“也许看到战斗顺
利，旅团长十分高兴，指示部队迅速前进，以便在
天黑前与另一支日军会合，并和部下们在村中合
影。合影完毕，大队的指挥官向将军敬礼告别，就
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放下的瞬间，村中枪声骤
起，旅团长一头栽倒在地……接着，要上前搀扶
的大队副官冈田也被一枪撂倒。日军慌忙组织反
击，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已中了三
枪……”

这一说法影响颇大，如2015年出版的《中共

山东编年史》就采用了这一说法：“5月7日，日军
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少将吉川资决定要夺回石
桥，他亲率部队前往，并到处于前沿阵地的第一
大队进行督战。当日日军第一大队已经攻下一个
八路军曾经坚守的村庄，正在向前搜索攻击。第
一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吉川资。也许是战
斗异常顺利，旅团长吉川资十分高兴，命令部队
迅速前进，以便天黑前跟另一支日军会合，并和
部下们在村中合影。合影完毕，第一大队的指挥
官向吉川资敬礼告别，就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放
下的瞬间，村中突然枪声骤起，旅团长吉川资被
八路军狙击手击毙，一头栽倒在地……看到旅团
长被击中，大队副官冈田要上前搀扶。不料，冈田
也被一枪撂倒。慌忙的日军赶快组织反击，控制
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中了三枪……吉川被
击毙后，日军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将在附近抓
到的中国村民80余人全部斩杀，作为对旅团长的
祭奠。”

还有一种说法出现在2007年出版的《八路军
一一五师征战纪实》中：“旅团参谋谷野森少佐忧
郁地望着他的长官，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旅

团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连绵不绝的暴雨使秀岭
一号作战蒙上了一重阴影。我亲眼见到吉川资
少将将上级的电报撕碎扔在泥泞中，少将显然
失去了理智，骑在战马上骂不绝口。而士兵因
缺 少 雨 具 个 个 水 淋 淋 的 ， 他 们 的 抱 怨 使
（？？）预感到此次作战凶多吉少。十几天后
吉川资少将首遭厄运，战马踏中了地雷，在一
阵剧烈的爆炸声中马腹被炸开，内脏挂在路旁
的树枝上，少将也身负重伤。埋伏在两侧山地
的支那共军向旅团行军队形猛烈射击，辎重队
的骡马受惊拉着装满物资的大车冲进路旁的洼
地，直属队伤亡惨重……将近黄昏，旅团从混
乱中恢复了秩序，以优势火力击退了中共军的
进攻。其后数天，天气转睛，工兵走在队列的
最前面小心翼翼地探测地雷，部队的行进速度
跟雨季时相差无几。中共军忽聚忽散，频繁偷
袭，反击分队常常被诱入雷场招致损失。我们
将困境电告军司令部，大约在五月下旬的某
天，终于接到细川中将的命令，旅团即日返回
泰安。秀岭一号作战遂告结束。吉川资少将因
伤势过重，撤退途中阵亡……’”

到目前为止的公开资料显示，除了刘佐的
回忆，当年的资料唯有《大众日报》的报道，
虽然仍缺乏与日方资料的对照，但确是在时间
上最为接近的资料。

奇怪的是2017年6月9日《中国档案报》刊王
荟慧的文章《八路军击毙侵华日军少将吉川资》，
引用《大众日报》的历史资料时，出现了“添料”的
情况：“1945年6月3日，发表在《大众日报》头版上
的《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反击敌寇五月“扫荡”的
经过及战果》一文，对石桥伏击战的战斗经过进
行了详细报道。这篇文章写到，5月1日，日军发动
了对鲁中地区的大‘扫荡’，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
立即开展反‘扫荡’作战。5日，八路军收复了沂源
以东石桥镇后，日军师团长藤田茂大为光火，打
电话对吉川资进行严厉训斥。为了督促部队前
进，旅团长吉川资亲自到前沿的一一一大队督
战。当时，一一一大队已经攻下了一个八路军曾
经死守的村庄——— 南麻悦庄，正向前搜索攻击。
一一一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吉川资，吉川
资决定加快前进速度，夺回石桥。而在前面等待
他的，却是八路军狙击手的子弹。”

详查《大众日报》1945年6月3日的报纸，
这篇长达近6000字的山东军区战报的报道中，
并无藤田茂“打电话对吉川资进行严厉训斥”
的情节，文中既无藤田茂出现，更是不知有吉
川资其人。

期待军事专家们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可靠
资料，对这一细节的争论早日得出结论。

·相关链接·

吉川资是如何被击毙的

石桥伏击战我军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

烟威警备区司令员刘佐1979年重访石桥战斗遗址

1945年5月29日的《大众日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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